
近些年，入夏后的天气越来越热了。虽
然早有预期，但连日的酷暑难耐，依旧令人无
奈。好在人总是要想办法与周遭和解，于是，
在线下“抱冬瓜”的降温偏方流行、网上“80
后”“种太阳”等段子横飞的加持下，挥汗如雨
的日子，也能让人于哭笑不得的“尬哏儿”中，
有滋有味地慢慢熬着。

不过今年的夏，终究还是
有些与众不同，那便是雨水格
外之多。自入伏开始，雨便没
有停过，所以传言今年是“母
伏”，以阴柔湿热为主，倒也有
些依据。这一夏的雨，不拘大
小，有时是连续数天的阴雨连
连，有时是毫无预兆地暴雨滂
沱，有时则是早就预告的风雨
交加……开车上班的，出门
前一定会抬头望望锅底般黢
黑的天，衡量一下自家车的
性能与必经的道路，并核查
所选择的路况，以免半道“趴
窝”“灭顶”，而以公共交通出
行的人，则要在奔波中举着
雨伞，甚至连高筒雨靴都成
为必备之品。

于我辈而言，经历了几十年的职场磨炼，
凡此种种，早已不是抱怨生活的借口，反而成
就了见怪不怪的从容。毕竟，无论怎样狼狈，
雨后偶尔还能见到美丽的彩虹。

别看忙得超越了“996”，我依旧能在全
力以赴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忙里偷闲地徜
徉于绘画、写作、音乐之中不亦乐乎。让我
得以保持精神百倍的秘诀，大抵便是执着做
事、力求精益求精，淡然做人、笃定守护内
心。正所谓，人在滚滚红尘，心在九霄云外，
就算满眼苟且，也有诗意的远方。夜眠时间
有限，尽管手机傍身，但架不住入睡迅速，沉
睡中即便被工作“吵醒”，处理完事务依旧
可以翻身秒睡，而且醒后即起，绝不回笼，
且从不午睡。即便是难得周末在家，生物
钟依旧会发挥不屈不挠的稳定唤醒作用，
让我在清晨六点准时醒来。

今晨亦是如此。一睁眼，又是熟悉的时
段，反正不可能再睡，索性起身，拉开窗帘，
顺势推开窗。闭目、颔首，一阵夹杂着玉簪
清香的晨风，徐徐拂上面颊。睁眼、垂目，檐
外一片深深浅浅、繁茂葳蕤。仰头远眺，天
高、云淡，目力所及，微露一抹洗过般的青

蓝。侧耳听去，那郁郁葱葱的
深处，除了斑鸠、乌鸫、灰喜
鹊，以及各种不知名的鸟儿的
聒噪，竟然已有了促织、螽斯
的鸣唱。

如果说，初春是纤巧腼腆
的青涩少女，盛夏是激昂热烈
的不羁青年，寒冬是外冷内炙
的高龄智者，那这秋日便是日
渐丰硕的深沉中年。

中年可能是人生最累的
阶段，或上有老、下有小，挣扎
在柴米油盐的漩涡中；或学有
成、业有就，沉湎在职场浮沉
的跋涉里。但中年可以是最
美的人生阶段，或积沙成塔、
集腋成裘，跬步将至千里；或
韬光养晦、褪去浮华，潇洒居
于南山……不必追忆失去的

初春，不必回望依稀的盛夏，不必期许将来
的寒冬，只需认真对待当下的秋日，不以物
喜，不以己悲。

正是——
一池旖旎风，半垄斑斓色。
残荷落雨听，蝉蜕斜阳陌。
草长隐虫声，江上途中客。
桐叶舞新凉，凤影龙台侧。
今晨凭栏，忽惊觉，无论拒绝还是期待，不

管有心还是无意，
原来不知不觉间，
夏尽，秋来，一如
已是这不嗔不怒、
不骄不躁的人到
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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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河水清，悠悠流淌，宛如一条灵动的丝带，轻
绕津城，与岸边高耸的玻璃幕墙交相辉映，勾勒出津
门的现代轮廓。暮色初临时分，霓虹倒映水中，随波
荡漾，伫立海河畔大光明桥上，伸手向漫天星斗里捞
了捞，竟将银河拢在了手心。

这流淌五千年的灵秀之水，化作液态的银绸，逆
着海河粼粼的波光溯流而上，穿过蜿蜒的大清河河
道，进入雄安新区，落向白洋淀的万顷碧波，幻化成
万千柔滑修长的苇眉子，在晚风里轻轻摇曳，恰
似这灵动乐章中的美妙音符，翩翩舞动。

这些薄若蝉翼、翠绿如玉的苇眉子，在孙犁
先生《白洋淀纪事》的字里行间欣然起舞，在水
生嫂的指尖上轻盈翻飞，不过半晌，地面便铺满
新编的苇席。那席面细腻光洁，散发清香，纹理
似水波一般，细密得能兜住月光，每一道经纬，
都凝结着白洋淀的灵秀与坚韧。

好席子，白洋淀席，中国最美的席！
这质朴的赞叹，穿越八十年岁月，在芦苇荡

间回响。
“千斤的担子你先担吧，打走了鬼子，我回

来谢你。”
水生离家前的这句承诺，与白洋淀的苇席一同，

成为铭刻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记忆里最为动人的音
符之一。席子泛着珍珠母贝般的光泽，承载着冀中
平原的风与月，激荡着中华儿女的血与魂。在白洋
淀，轻轻躺卧在这方晶莹的苇席上，任海河的晚风拂
过面庞，恍惚间，天地一片晶亮。

海河水来苇眉子俏，每一根苇眉子，都化作时光
的琴弦，奏响整个民族浴血抗战的雄浑乐章。

此刻的海河水正温柔地荡漾，波光漫过津城霓
虹织就的倒影，抚过白洋淀摇曳的苇丛，在水生嫂布
满老茧却灵巧依旧的双手间停留。八十多年前初秋
的惊雷，仿佛仍在耳畔炸响，那场发生在荷苇深处的
抗日暴动，以雷霆万钧之势，改写了白洋淀的命运，

不仅沉重打击了日伪在冀
东的统治，也点亮了孙犁
等革命文人的星星之火。
《荷花淀》《芦苇荡》等音符
跳跃，乐声中的白洋淀缓
缓而来，以悲壮而动人的
曲调，谱写成华北平原最
美的序曲，奏响了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的乐音。
在那场激战中，老叔也曾奋勇杀敌，左臂不幸中

弹。紧急情况下，老叔伸手折下几片苇眉子，叠放在
一起，然后用嘴紧紧咬着粗的一头，右手引着苇眉子
用力缠绕着左臂。带着苇眉子清香的“止血带”，不
仅止住了鲜血，更使老叔在痛楚里嗅到了奇异的芬
芳，心中种下了与苇眉子难以割舍的情缘。老叔的
这份情缘辗转多年，终于与移居津城的孙犁先生相

遇。当《荷花淀》的文字与白洋淀的苇眉子相遇，文
学与现实轰然相撞，迸发出照亮时代的精神光芒。

行走在海河岸边，沐浴着海河水的气息，思绪从
历史深处回旋，不断奔涌，持续更新。目光停落处，
海河下游，大沽口炮台的残垣，仍在诉说八国联军炮
火下的屈辱。而海河上游，白洋淀的芦苇荡，当年抗
击日寇的枪炮声，却奏响了奋进的号角。海河犹如
述说沧桑岁月的长卷，徐徐展开的两端，分别书写着
民族的苦难与抗争。时代的潮水不断冲刷，让这两
端的色彩愈发鲜明，凝聚成高亢的旋律，交织出荡气
回肠的生命赞歌。海河水不时泛着涟漪，一圈又一
圈，是生灵的絮语，更是大地的呼吸，缓缓流淌，缓缓
净化，缓缓轻漾，将华北大地温柔地覆盖。

这些涟漪，化作灵动的文字，在孙犁先生的笔
下，与明月对饮，与天地交谈。冀中平原的乡音顺着
海河流淌，在津门故里与码头号子相遇、相融。此刻
的苇眉子承载着古老的诗意，在新时代里吐露新绿。

少年时期，读到关于一苇渡江的传说，便知芦苇
生来便有渡水济世的使命。白洋淀那片俏皮、撩人
的苇眉子也是如此，素面朝天，从水生嫂指尖倾泻而
出，银白的根系在大地盘结成网。触摸着这些浸透

晨露的苇眉子，清甜的气息沁人心脾。编席的过程如
同一场虔诚的仪式，拈一片苇眉子过来，再拈来一片，
取中间互相垂直交错，轻轻挪动调整，让每一片都找到
最妥帖的位置，将喜悦、艰辛与希望一同织进苇席的经
纬。这方洁白的苇席，恰似“荷花淀派”的文学作品，以
质朴的笔触，坚守着人性的纯净与美好。

花开白洋淀，如清秀隽永的丝锦，映照大地，万
物显形。暴动的硝烟早已散尽，举目四望，从文学百

花园的褶皱里窥望，白洋淀淡定从容，清亮地露
出骄人身姿。孙犁先生擎起荷花淀派旗帜，在白
洋淀荷苇浩渺、碧波滴翠的晴空里穿行。那些游
动的文思，涌动的字符，成为现当代文学历史中
靓丽多姿的一笔。

划破水生嫂手掌的苇眉子，缠绕过老叔受伤
手臂的苇眉子，划过孙犁先生心尖的苇眉子，早已
浸染成象征生命与抗争的红色。在华北区域里，
串联起整个海河水系，让中华血脉在河道中奔涌
不息。

这是文学的魅力，让最普通的植物，承载起一
个民族最沉重的记忆，一曲津派文化最细腻的乐音。

极目白洋淀，泛舟芦花荡，划动文学的羽翅，
聆听细密的桨声，一路闻香而行。

如今，穿越海河水波的涟漪，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
浪潮里，在雄安新区美好的蓝图中，苇眉子承载的文学
内涵与人文精神，正与现代文明、与社会发展，碰撞出
新的火花，以水滋养文化，以文化反哺生态，谱写着一
曲新时代的水韵华章。

划一叶小舟，从海河三岔河口起航，迎着初升的朝
阳，缓缓张开双臂，聆听河水奔涌的脉搏。身下的苇
席，仍带着水生嫂指尖的温度，抬头仰望苍穹，昨夜银
河依然璀璨。清风掠过芦苇荡，似有古老的歌谣从历
史深处传来，在天地间久久回荡，诉说着这片土地的喜
乐与安宁。

八十年光阴流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的记忆，如同河床上不断冲刷的鹅卵石，日渐
圆润光滑。有些记忆会沉入水底，有些精神却永远浮
在水面，如航标灯塔，随着时代的波浪轻漾，闪烁着永
恒的光芒。

海河水来苇眉子俏。凝视海河的涟漪，抬头望向
苍穹，银河正灿烂。

水生嫂轻轻走来，老叔轻轻走来，苇眉子俏皮地撩
眼，弹起一地的鲜活。

1

1942年春，为了加快掠夺百里滩海盐的进
程，日本侵略者不再使用压价收购的方式，开始
自己雇人开滩晒盐——暗偷改明抢了。一段时
间里，日本人一口气开了四十多副盐滩。那时
候，百里滩的盐滩有狼头港、大马槽、大新滩、刮
金板、灵芝草、金马驹、盐王店、北六间房、南六
间房、卤虾店……而日本人开的盐滩则叫华兴、
北芦、基昌、司本、业大、永增、固产、获成、利绩、
万丰、亿庆、元亨……日本人的巡逻车每天在盐
滩上驶过，将侵占的盐田当自家财产来把守。

初冬的早晨，日军巡逻车在盐滩上巡逻。绰
号“窦尔敦”的石忠带着十三岁的大儿子，正将驳
盐槽子撑到运河的盐坨边。“窦尔敦”自幼习武，身
材敦实，他的驳盐槽子是用整棵杨树挖成的，长三
丈、宽六尺，比普通的驳盐槽子大不少。那船帮被
盐卤浸得发黑，泛着一层白花花的盐碱。父子俩
一个掌舵、一个拉纤，纤绳勒在石忠的肩膀上，嵌
进肉里，留下深深的红痕。寒风凛冽，驳盐沟边都
可以看到薄薄的冰碴儿了。
“爸，您快看那木桥！”大儿子突然喊，小脸上

蒙着层盐碱，像刚蹭过白面口袋。
石忠顺着儿子的喊声望去，冷风像无数根细

针，扎得他生疼。那座横跨驳盐沟的木桥，在铅灰
色的天幕下歪歪扭扭地架着，桥板被盐卤和冰霜
啃噬得斑驳，露出水面的木桩裹满盐碱，像冻僵的
骨头，泛着青白色的冷光。一个人影正一瘸一拐
地往上挪动，带着补丁的棉袄上露出破洞，灰白的
棉花从里面钻出来。那个人摇摇晃晃地刚走到桥
中间，突然脚底一滑、身子一歪，就栽下了木桥，
“扑通”一声，溅起一大片水花。

石忠赶紧喊儿子停船，自己狂奔过去，在那人
落水处站定，脱掉棉袄跳进可以看到细密冰碴的
沟里。水冷得像刀子，刺得他骨头缝都疼，每动一
下都像有无数根针在扎。他抓住那人的后衣领往
岸上拖，凑近那人的脸时，才看清竟是个少年，十
五六岁的样子。少年的脸色像冻青的萝卜，嘴唇
发紫，问不应声，已经说不出话了。

大儿子把驳盐槽子撑过来，爷儿俩将少年拖
进船舱，盖好篷布。石忠也冻得直打哆嗦，上下牙
不停地打战，他赶紧擦干了身子，换好棉衣。他们
不敢生火，怕被远处炮楼上的日本兵发现，只能这
样抵抗钻透衣服的寒风。

直到把盐卸进盐坨，石忠才钻进篷布，打算背
少年回家。此时，他看到少年身上渗出的血，染红
了舱底的大盐粒子。他在少年的腿上找到了伤
口，那血窟窿让他吓了一跳——这很可能是枪
伤。他不敢贸然行动，一直等到天黑，才敢背起少
年，钻胡同、躲人群，迅速往家跑。脚下的冻土咯
吱作响，像要裂开似的。到了家，他给少年换了衣
服，包扎好伤口，又裹了床被子，少年才慢慢缓过
神来，喝下一碗热姜汤后，掉着眼泪说：“大叔，您
为啥救我？”
“为啥？啥也不为，咱穷人就得帮穷人。”石忠

蹲在灶门前添柴，火光照着他那张黢黑的脸，身影
投在墙上，忽大忽小。灶膛里的柴火噼啪作响，偶
尔有火星飞溅出来，落在地上。

等天黑透了，石忠借来一辆手推车，让少年躺
到车上，上面堆了两捆芦苇，装作给人送柴火的样
子，将少年推到了后街的中医诊所。石忠盘算，中
医诊所的邵郎中是个好人，肯定不会向日本人告
密，万一出了问题，他也有借口，反正自己也不认
识这个少年，谁知道他是干什么的，目前最要紧的
就是救人一命。

查看伤势时，邵郎中紧张得直喘大气，他赶紧
锁紧门窗，然后才开始处理伤口。“这可是枪伤
啊。”涂好药后，邵郎中悄声说，“你胆子不小啊，又
不认识这孩子，千万得当心啊。”

回来后，石忠将少年扶上家里厢房的火炕，大
儿子已经把火炕烧热了。石忠一直悬着的心才放
下。他做了一锅热面汤，少年呼哧呼哧吃了两大

碗，额头上沁满了汗珠。等家人都睡下后，石忠试
着和少年攀谈。

此时的少年脸色红润了一些，他挣扎着做出
下跪的姿势，说：“您老是我的救命恩人，要是不嫌
弃，我，我就认您老当干爹吧。”

石忠赶紧抓住少年的胳膊，不让他动弹，说：
“咱穷苦人有啥嫌弃的，行，我又多了个儿子。”按
住少年让他躺好后，少年又说：“干爹，我也不瞒着
您老了，我叫曾强，海边富庄村的，是咱们盐务支
队敌工部的。我去寨上庄送情报时，被特务盯上
了，他们追我，追不上就开了枪。我腿上中了弹，
慌不择路跑进盐滩，腿一软，就掉进盐沟里了。”石
忠关切地抚着少年的伤腿。“干爹，”曾强攥住石忠
的手，那只手虽不大，却很有力，“小鬼子霸占了盐
滩，咱盐工就没有好日子过。跟我们一起干吧，总
有一天把日本鬼子赶走。”

石忠看着窗外，想起驳盐时，日本兵和
盐警在盐滩上随意抽打盐工，那皮鞭声隔
着半里地都能听见。他又想起十岁的二儿
子，曾去运河对岸拾柴火，被日本兵用刺刀
比画了一下，吓破了胆，没过仨月就走了。
孩子临死前抓着他的手，说就想吃口白面
馒头。
“我跟你们一起干。”石忠说，声音不

大，却很坚定，每个字都像砸在石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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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强认了干爹，每次来寨上庄执行任
务，都到干爹家落脚。石忠从小练习形意
拳，生得虎背熊腰，他便教曾强习武，曾强教干爹
认字。在昏暗的油灯下，曾强边写边说：“干爹，等
解放了，咱盐工也能住砖瓦房，顿顿吃白面馒头。”

为了给支队搞擦枪油，石忠托习武的师弟，从
日本人在寨上庄建的东洋化学株式会社寨上工厂
里偷机油。师弟用饭盒偷了几次，被汉奸察觉并
向日本人告密后，日本人盘查严格了，师弟就让妻
子去兴隆街买羊尾巴。羊尾巴油多，俗称“羊贝
贝”，炼出来的油黏性大，可以保养枪支。妻子就
在灶房里偷偷炼，灶膛里的火不敢烧太旺，浓烟从
烟囱里慢慢飘出去，融进灰蒙蒙的天空，待炼出雪
白的油块后，用油纸包好，像一块块白玉。

石忠每次去富庄送情报，就把羊油块藏在裤
裆里。为了传递密信，石忠把猪尿泡勒紧在大腿
根部，密信就藏在猪尿泡和大腿中间，猪尿泡又软
又滑，绑在大腿上，特务搜身时隔着裤子摸不出异
样。因为石忠准确传递情报，盐务支队打了几次
漂亮仗，几个队员假扮成渔民，在寨上庄的兴隆
街，赤手空拳夺了一个日本小队的枪。这件事在
寨上庄炸锅了，盐工弟兄暗地里为盐务支队的英
雄叫好。不久，日军一辆盐滩巡逻车也遭到盐务
支队战士的伏击，一个叫浅野的日本兵被击毙，这
件事更让盐工弟兄们挺直了腰杆。

有一次过卡子，一个歪戴帽子的特务捏着石
忠的大腿，坏笑着问：“盐驴子，你咋总往富庄
跑，身上藏啥好东西了？是不是去会相好的？”
那特务嘴里叼着烟卷，烟雾喷在石忠脸上，呛得
他直咳嗽。石忠故意哆嗦着说：“老总，我们盐
驴子的兜比屁股还干净。”特务踹了他一脚：
“滚！”他走出老远，才发现冷汗把内衣都浸透
了，贴在身上冰凉刺骨。

特务的这句话提醒了石忠，为了让自己去富
庄的理由更可信，他把二女儿许配给了富庄的陈
克。陈克也是个盐工共产党员，后来因为动员盐
工参加革命，被特务抓了去。特务给陈克灌屎汤
子、辣椒水，牙齿都被打掉了，他硬是没吐露一个
字。石忠托遍关系，找了十个保人做连环保，才把
女婿赎了出来。回家那天，陈克满嘴是血，却还笑
着说：“爸，我没给您老丢人。我是谁啊，我可是好
汉‘窦尔敦’的姑爷啊。”

石忠的三女儿嫁给了富庄的杨来顺，小女儿
还没到岁数，就定下了渔村大神堂的姜志义——
这两人也都是共产党员。不明就里的铁狮坨街坊

都说石忠疯了，把闺女都往海下渔村送，那地方又
偏僻又贫穷。石忠只嘿嘿笑：“都是好人家。”

石忠晚年时，他大腿根处依然有一圈黑褐色
的勒痕，就是当年绑猪尿泡留下的，勒痕像条永远
解不开的绳子，伴随他去了另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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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深秋，“秋扒”结束，运河畔的盐坨又多了
几座盐山。运河上开来了很多大肚子的趸船，这
种被叫作“大锅”的大趸船，像饥饿的猛兽围堵着
码头。盐工们两人抬一袋子原盐，走在窄窄的翘
板上，把盐抬上“大锅”，每条“大锅”可以装五百吨
盐。“大锅”满载后，开向运河口，过了河口处的灯
塔，就有日本大轮船接应，把盐包全部转移到大轮
船上，运回日本。

一根木杠双人抬盐的工种，属于盐工里的杠
行，抬杠的人都是盐工里身子骨最棒的。杠行是
随着海盐业的兴起而产生的，以往，盐商们到三个
官坨提盐，周围的穷人闻讯蜂拥而至，抢着抬盐
包，有时候为了争点零活儿，免不了大打出手。盐
商们就找到吴姓、王姓、李姓、杨姓、张姓五大户，
让他们出面，成立宗族性的装卸组织，按照家族威
望和拥有盐滩的数量分配“杠”的数量。到日本人
侵入百里滩时，已经有二百多副杠，抬杠的杠手有
五百多人了。

日本人每天盯着这些杠手抬盐，嘴里哇啦哇
啦地吼叫，翻译官在一旁帮腔喊道：“都快着点，太
君都急了，再不卖力气，通通开除！”

不久，一些奇怪的机器和很多铁架子，被运
到了盐坨边的码头上。两天后，日本人把铁架子
立了起来，从码头一直架到运河里，机器也组装
起来了。人们这才看明白，这架机器是可以运盐
的，一按开关，皮带上的盐包就缓缓前进，一直
送到运河里等待的“大锅”上。这个神奇的机器
让大家惊呆了。日本人终于宣布，五百多名杠手
只留下几十人，剩下的全部开除，四百多名盐工
就这么丢了饭碗。

一天晚上，曾强突然来到石忠家，他说这次要
执行一个重要任务：“干爹，咱们要在盐滩播撒革
命种子。”

石忠疑惑地问：“孩子，革命种子咋种啊？”
曾强说：“咱们不能眼睁睁看着盐工们挨饿，

得向日本人下战书，来个人机大战。要是人力战
胜机器，就让他们拆了机器；万一咱们胜不了机
器，也能鼓舞人心，让更多的盐工觉醒，只有和日
本人斗，咱们才有活路——这就是革命种子啊。”

石忠说：“杠手里有我几个习武的师兄弟，找
他们盘算一下，看看有多大胜算。”

那天，曾强带着几个杠手，找到了在盐田事务
所供职的日本人的翻译官。石忠假扮杠手头站在
前面，他把杠行即将失业的难处告诉了翻译官，说
杠手们想和机器比赛。翻译官撇撇嘴：“这些穷盐
花子，脑袋挺硬啊，敢往石头上碰！比就比，让你
们输得心服口服。要是盐花子们输了，咋罚？你
能做主吗？”石忠说：“如果输了，几百个杠手就给
盐田事务所白干一个月的活儿。”翻译官看这几个
人态度坚决，就把他们带进了日本人笠田的办公
室。笠田是个中国通，他看了看挑战书，哈哈大

笑：“中国人有句话叫什么，以卵击石？不见棺材
不落泪？行，我正式宣布应战。”

比赛那天，运河码头上人山人海，二十多个盐
警举着枪维持秩序，两个“大锅”安静地卧在水面
上，其中一个连着码架子，另一个与木板竹翘搭成
的踏板相连。四十多个杠手打着赤脚，露出粗壮
的胳膊，紧紧握着木杠、麻绳，他们身后是小山一
样高的五百个大麻包。

曾强买来一筐热气腾腾的饼子，摆在杠手们
眼前，让他们随时能补充体力。

比赛开始。那边，码架子不紧不慢地转动着，
盐工把麻包一个个抬上传送带；这边，杠手们用飞
奔的速度，抬着沉重的大盐包跑向踏板，他们两人
一组，一组接着一组，像一条舞动的巨龙冲向河中
的“大锅”。前面先到达的卸掉麻包，又飞奔回来，

一口大气儿也不敢喘。助阵的杠手们和曾
强紧张得心都快要跳出来了。笠田和翻译
官神情悠闲，好像胜利只是时间问题。一
个小时过去了，杠手们满头大汗、气喘吁
吁，还在拼命奔跑着抬盐，速度明显慢了下
来。围观的人们高声喊着为杠手们加油，
喊声一浪高过一浪。此时，笠田有点紧张
了，因为他看到杠手这边的盐包，已经比码
架子那边多了一些。他急得站了起来，跑
到给码架子装盐包的人近前，用日语叽里
呱啦叫着，但码架子传送带上的盐包，已经
一个挨着一个，不可能再快了。

两个小时零一刻钟，杠手们终于抬起
了最后一个麻包，晃晃悠悠走上了踏板，而

码架子那边，目测至少还有十几个麻包没抬上传
送带。

人群提前欢呼起来：“咱们盐花子把小日本赢
啦！咱们赢啦！”笠田冲着翻译官哇啦哇啦吼叫了
一通，气哼哼地走了。翻译官低着头，挤出人群，
在大家的哄笑中逃离了现场。杠手们都累得瘫软
在地上，但他们的眼睛里，充满了胜利的自豪。

这一天，寨上庄兴隆街像过节一样，人们喜笑
颜开，见了面都笑得合不拢嘴，抢着把比赛场景复
述了一遍又一遍。街南街北两家说书馆，门口摆
上了广告：今晚听书半价。饭馆也挂上了红灯笼，
提示顾客当日饭菜六折。

4

几个月后，曾强在一次传送情报时，被特务抓
住了，关押在寨上庄宪兵队。家里人劝石忠躲起
来，以防万一。石忠哪里肯啊，他四处活动，求习
武圈里的人营救，找了几个有头有脸的人，最后都
无济于事。邵郎中说，日本人从曾强身上搜出了
一张字条，内容是鼓动盐工罢工，成了铁证。上面
的文字是：只给发霉的小米，盐工无法生活，要求
日本人增加工资，从明天起开始罢工，不答应全部
条件决不干活！明天大伙儿都去大娘娘庙开会。
看完后速往西传。

深夜，日本特务驻地一四八零审讯室，不断传
出惨叫声。石忠听得心头发紧，他预感这次凶多
吉少。果然，几天后，曾强被折磨死了。半夜，石
忠摸到了乱葬岗，那里野狗出没，磷火闪烁。他把
干儿子的尸首挖出来，背在身上走了很远的路，把
遍体鳞伤的尸体埋在八卦滩的盐蒿丛里，坟头上
插了根盐蒿秆。夜风中，那盐蒿秆轻轻摇晃，像个
小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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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里滩解放的炮声响起时，石忠正在盐滩上
驳盐。盐坨像座小山，白花花的盐粒在阳光下直
晃眼。炮弹在远处炸响，震得地动山摇。

几天后的上午，寨上庄铁狮坨街的土路上，积
雪被往来的脚步碾成混着煤渣的黑泥。石家小院
里，石忠蹲在门槛上，磨他那把用了十年的锛子。
他抬头时，看见一群穿着灰军装的人站在院门口，
领头的军人肩章上缀着颗红星，正对着围观的百
姓拱手笑谈，那帽檐下的睫毛上凝着白霜。

“这不是解放军吗？”隔壁二婶子的声音带着颤，
“咱汉沽刚解放，就到咱这穷地方来了？”

石忠认出领头那人腰间别着的“二把盒子”，
枪套是用厚牛皮缝的，边角磨得发白，在腰侧微
微晃动。
“请问，这里是叫‘窦尔敦’的石忠大哥家吗？”领

头的军人跨进院门，声音洪亮得像撞钟。他三十岁
出头，脸上带着风霜刻出的沟壑。石忠站起来说：
“我就是‘窦尔敦’石忠。”

“我叫李英，盐务支队的政委。咱们是从未见过
面的老战友了啊。”李英用力握住了石忠的手。

石忠的母亲从屋里掀帘出来，手里还攥着没纳
完的鞋底。老太太眯着老花眼打量着这群兵，见
他们枪不离身，却一脸和气，不像先前的保安队那
般凶神恶煞——那些人进了门就翻箱倒柜，连灶台
上的窝头都要掰半块走。她颤巍巍地问：“长官找
我儿有事？”
“老人家，我们是来感谢大哥的。”李英弯腰给老

太太作揖，军帽上的红星随着动作轻轻摇晃，“您老
的儿子一直为咱盐务支队做情报员，我们都一直记
在心里。”

围观的人越聚越多，墙头上扒着几个半大孩子，
有人指着石忠嘀咕：“这‘窦尔敦’不光会武术啊，原
来他跟解放军早就认识，啧啧。”

石忠脸涨得通红，刚要开口，李英说：“大哥，
百里滩彻底解放了，你这秘密情报员的身份可以
公开了。”

人群里“嗡”地炸开了锅。邵郎中捋着山羊胡点
头：“我就说嘛，那年日本兵搜他家三次都没搜出啥
来，原来是有缘故的。”卖杂货的张掌柜踮着脚往前
凑，想看得更清楚些，他记得去年冬天，还赊给过石
忠半袋玉米面呢。

石忠的母亲愣在原地，手里的鞋底“啪嗒”掉在
地上。她看看儿子，又看看李英胸前的红星，突然抹
起眼泪：“好啊，我儿原来是为穷盐工做事的好汉，咱
儿对得起祖宗。”

李英从警卫员手里接过一个蓝布包袱，解开时
露出叠得整整齐齐的军装，还有一把擦得锃亮的
手枪。枪身上的烤蓝在昏暗的院里泛着幽光，枪
柄上的纹路清晰可见。“大哥，部队马上要南下，我
特地来请你参军。这身军装、这把枪，都是给你准
备的。”

石忠的母亲一把抓住石忠的胳膊：“南下？那得
走多远？家里咋办？”她指着屋里，五岁的小儿子正
扒着窗棂往外看，“你走了，谁给家里挣吃的？”

石忠看着母亲花白的头发，又看看屋里骨瘦如
柴的孩子，喉结滚动着说不出话。李英叹了口气，把
军装重新包好：“老人家，我懂您的难处。大哥留下
也好，百里滩刚解放，这里也需要像大哥这样的人。”

李英朝院外喊了声，两个战士抬着沉甸甸的麻
袋进来，麻袋的粗麻绳勒进他们结实的肩膀。“这是
组织的一点心意，两石小米，四百斤。”

麻袋解开时，金黄的小米粒滚出来，在院子里
闪着光，像撒了一地碎金子。围观的人都吸了口
凉气，这年头，一石米能换半亩地，四百斤足够一
家人吃一整年。石忠的母亲却直摆手：“不能要！
我儿做啥都是应该的，不能要这小米！”她的手在
围裙上反复蹭着。
“妈，”石忠说，“留一升就行。剩下的，送街公

所，给穷弟兄们分分吧。”
那天晚上，铁狮坨街家家户户熬着喷香的小米

粥，大家喜笑颜开，高兴得和过年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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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过去了，研究家乡革命历史的人开始搜
集整理百里盐滩的革命故事，其中就有石忠和曾强
的事迹。这些前辈，就是散落在盐滩的火种。

盐滩上的火种，看着不起眼，埋在盐土里、藏在
风雪中，却能在关键时刻燃起来，烧红半边天。那火
光照亮过盐滩的黑夜，也温暖了后来的岁月，像盐滩
上永不熄灭的星辰，在历史的长河中闪烁着永恒的
光芒。

E-mail:wyzk@tjrb.com.cn
上津云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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